
年过半百去福建免费学画

对于自己“火“了，王柳云有着难得

的清醒：“从前是怎么样生活，现在还是

怎么样，火不火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还在这里做保洁，赚四千多块钱的工

资，养活我和我的丈夫。”

也有复杂的心绪。她现在还记得，

上学时候有一次考试不及格，刘元秀老

师对她说，王柳云，你要有所成就啊。

她自叹：“我一生背负这句话于行囊，不

敢忘记。由于好奇与狂妄，我几十年离

经叛道，与蛇虫落叶栖于泥沼。”

2017年，年过半百的王柳云，不远

千里只身从浙江台州去福建学画。当

时她身体不太好，不能在工厂里工作，

再加上家里基本已安顿好，房子盖好

了，孩子也大学毕业了，没什么后顾之

忧，就想去学一个手艺。一天，她看到

福建双溪学画的消息，立刻动心了。

到了福建后，王柳云拿起画笔开始

画画。没有老师专门教，可是领到画具

的第四天，她画的小小一幅画就被买走

了，这给了她极大的信心。

后来，这个“人人都来做艺术家”的

主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从全国各地

到这里来学画、写生。画室的创始人周

志轶便帮大家搭建平台，把一些画得好

的画销售出去。

很快，王柳云带的钱就花完了，可

她还想继续学习，便接受了清扫画室的

活，每天扫画室、扫楼梯、扫厕所，结束

工作后再去画画。有一次洗手时，两个

同样学画的人认出她是扫地的，立马面

露嫌弃，转身走了。还有一次她扫地时

伸头看一个女人的画，对方说：“你一扫

地的，能看懂吗？”刚开始她很愤懑，后

来她想通了：大部分人对于复杂的人生

根本就是一头雾水，所以人和人之间很

难互相理解。她不禁感慨：“闭塞了的

心与眼，是很难修通的。”

幸运的是，开始学画不久，周志轶

就认为王柳云与众不同，画得也好，还

帮她卖画。她感念的是，这么多年自己

一直过着打工的日子，周老师却一直鼓

励她。“他生怕我不画了，隔一段就问

我：你在干吗？画画吧。他还经常说我

会大器晚成，要我坚持。如果没有他，

可能我会放弃。”王柳云说。

面对空白的画布，王柳云下笔从不

犹豫。她觉得这种自信是从命里带来

的，她指着新近创作的一幅富春山的风

景画说：“我画画的信心不是一般的强

大。我相信自学成才。哪怕是去年，我

也画不出这个水平。因为我一辈子都

在读书，我一辈子都在用心灵观赏生活，

我用我的灵魂过日子。别人见不到的颜

色，我见到了，别人理解不了的事物，我

理解了。别人体察不到的细微，我体察

到了。然后画的时候打开一扇门，所有

想要的色彩都从笔下出来了而已。”

曾习武爱打抱不平

除了研究中外古今的画作，王柳云

的眼睛始终关照自然。多少年来，她一

直背着成套的《19世纪西方风景》走遍

半个中国，“我就是比别人学得快一点，

而且我内心一直在思考。”

学画的过程中她一度非常痛苦，

“你看着这个东西，以为能画出来。当

你画的时候，你要表现的那些微光、那

种色彩、那些复杂的东西，在笔下表达

不出来，会非常痛苦。比如那些山和村

庄相连的远景，我画不出来那种唯美。

我经常半夜三更起来，画不好，重来。

就算重复一百遍、两百遍，也要画出

来。”开始的时候是站在门外，看这些美

的东西。画着画着，“以前解决不了的，

一个一个就解决了。”她笑言，“现在这

些难题我都能够解决了，就是自然走向

我，然后我跟它走在一起了。”

2020年，刚到北京，王柳云立刻爱

上了这座城。在高楼大厦间奔忙之余，

她依然热衷观察一切、观察自然。大厦

前的树上，栖着很多鸟。她喜欢太阳照

暖的中午，看着麻雀和斑鸠纷纷飞落，一

边啄食，一边唧唧嬉戏，“精灵一般美”。

在王柳云眼中，那些平凡的温暖，

最动人心。有一个场景她至今难忘：深

秋的早晨，她看见一个外卖小哥停下车

张开双臂，一个年轻女子从另一头奔向

他，两人狠狠拥抱了长长的两分钟。然

后简单道别，又各自奔向新的一天。她

还记得一个冬天，周末清早的街口，严寒

中行人寥寥。走到桥东时，她看见那个

每周从平谷赶来卖土产的老头还在，赶

紧买了几斤，顺手给他几个刚买的包子，

“他暖在手里，咬一口，笑着说，‘还热’。”

王柳云说自己骨子里有种不向命

运屈服的倔强：“我们湖南人好多都这

样。”她又补充：“为捍卫我爹，我从小就

打架，没有怕的东西。”

她出生在湖南新化的一个小山坳，

因为父亲天生残疾，小时候方圆几里的

小孩儿老远见着她便开始编歌谣。“我

每次冲上去盯着领头的开打。”很长一

段时间，晚上她照着哥哥的一本拳书习

武，再遇见，“我懒得废话，又开打。”

王柳云说自己长大以后也依然爱

打抱不平。“有一次，在繁华的十字路口

看见一辆载客的摩托车车主和客人因

为车费打起来，我马上冲过去，我说你

们两个长得又帅又好，家里老婆孩子都

在等着你们回家。等一下堵车一大片，

影响公共交通，生意也耽误了。劝一

劝，事情两分钟就解决了。”她记得最搞

笑的一次，是在排队等车的时候，“眼见

两个男人因为踩到脚要打起来，我马上

站到他俩中间大喊，今天我正好口袋里

两粒糖，一人吃一个，我们一路平安。

这下不光两个男人笑起来了，所有人都

笑起来。这样的事做过太多了。”

一辈子的经历都在画里

现在的王柳云，每天日常的状态是

这样的——早上5:30起来，洗漱后打

卡上班。“我负责两层楼的保洁，现在会

议比原来少，没有那么累。中间只要有

时间就在储藏间画一会儿画。”

王柳云说最近画的富春山春景，就

代表自己现在的最高水平，“我没有什

么得意的。我的生活都在我的心里，我

一辈子经历的所有东西都在我的画

里。我以前去走了一部分富春山，所以

想画一幅我自己的富春山春天。”

当被问及这几年在网上卖画的销

量怎么样，有哪些比较深的体会时，王

柳云坦言：“这都是随缘的东西。走天

下的路，赚天下的钱，行天下的德。钱

就算是你命里的，但是你没有德行，也

是拿不到的。遇到能相互理解的人，是

生命智慧的同频。”

当一幅幅注入感情的画作卖出去

或送出去时，会觉得不舍吗？王柳云很

干脆地说：“我连我自己都不在乎了，画

好一幅画算什么？一幅画就是我学习

的一个过程，画出它就是说我不痛苦了

而已。卖了或者送给人家都是无所谓

的，马上有更好的画、更好的思维就出

来了。有什么不舍的，那才不是我的风

格。画画就是把我读的所有书，我对这

个社会、对人生的所有思考，全部从这

些绚烂的色彩里面表现出来。”

喜欢书里“与天齐高的浪漫”

心性辽阔的王柳云说自己一生不

怕死：“自有苍天，怕它什么。2014年我

病得很严重，我对自己说，尘世无常爱死

不死，便没再到医院里去。我总觉得你

越想把什么死死握在手里，你就越沉重，

你就越不健康。我就把愿意做的事情做

得更好一点。死了，也不需要墓志铭。”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王柳云第一次

婚姻遇人不淑，遭受家暴，那些伤痛在

心里是怎么过去的？按王柳云自己的

说法就是：人生该来的会来，该走的它

自己会走掉。虽然那个过程很痛苦，但

是在途中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解

决掉，“我非常感恩在世间经历的复杂

和苦痛，它把我的灵魂雕刻了无数遍，

去除我灵魂的所有杂质，让我看见我的

灵魂在闪光。”

谈到读书，王柳云说：“我喜欢的书

可多了。有一回，我丈夫给人干短活挣

了一百元钱交我去买菜。我立马骑车

来回三十几里路去县城书店买了屈原

的《楚辞·离骚》，还有《春秋战国》。晚

上，丈夫巴望桌上出菜。我说买书了，

吃那么多胖成河马身材了，减肥去。他

气得无语，去旁边堂姐家闷坐。堂姐问

了缘由，悄悄来扒我家后窗看。折回后

对姐夫和邻居说：‘那不干正经事儿的，

拿老厚一本书在一个字一个字磕，当饭

吃呐。’然后那屋就传来一阵哄笑。”

“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

些书都吞了，感觉自己能够脚离地面行

走。书里有那种与天齐高的浪漫，天马

行空、美轮美奂。”王柳云说。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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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工王柳云因绘画走红
“就算是凡人，也可脚离地面行走”

前不久，56岁的保洁工
王柳云在网络走红。她是
湖南人，这么多年一直在全
国各地过着打工的日子，她
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找到自
己的热爱——用画笔描绘的
天地，孤独却热烈、自由而浪
漫。很多网友赞她是“有趣
的灵魂”、“天才画家”。近
日，在北京北二环外的一间
写字楼，趁着工休间隙，记者
和王柳云聊了聊“边做保洁
边画画”的传奇人生。

别看她个头矮小，说话
却透着一股豪气，“人家说
我是一个艺术家，我从来没
觉得我是艺术家，我就是想
把人生研究透了。”王柳云
直言，这几年她越来越能够
理解，“就算是一个凡人，也
可以脚离地面而行走。”

王柳云的画自由而浪漫。

王柳云工休间隙喜欢画画。


